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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香
港
與
澳
門
只
是
一
水
之
隔
，
我
們
到
澳

門
只
操
廣
府
話
便
可
。
澳
門
前
身
為
葡
萄
牙

殖
民
地
，
所
以
當
地
懂
葡
語
的
人
不
少
。
我

一
直
以
為
當
地
的
葡
萄
牙
人
是
操
葡
語
的
，

直
至
近
年
才
知
道
原
來
他
們
有
些
所
說
的
並

非
純
正
葡
語
，
而
是﹁
澳
門
土
生
土
語﹂
︵Pat-

ua

，
下
簡
稱
土
生
土
語
︶
。
我
禁
不
住
上
網
查
個

清
楚
，
方
才
了
解
到
土
語
是
一
種
古
老
葡
萄
牙
語

的
混
合
語
。
說
它
是
混
合
語
，
是
因
為
它
混
合
了

多
種
不
同
的
語
言
，
包
括
：
西
班
牙
語
、
卡
納
拉

語
、
馬
拉
語
、
粵
語
、
英
語
、
荷
蘭
語
、
意
大
利

語
等
。
土
生
土
語
複
雜
的
語
言
詞
彙
和
語
法
之

下
，
蘊
藏
着
葡
萄
牙
人
數
百
年
來
在
多
個
國
家
之

上
走
過
的
足
跡
，
大
約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已
經
在

澳
門
為
當
地
土
生
的
葡
人
所
用
。

不
過
，
由
於
澳
門
提
倡
學
習
官
方
葡
語
，
英
語

成
了
國
際
的
主
要
語
言
，
以
及
廣
府
話
為
佔
市
內

主
要
人
口
的
中
國
人
所
用
，
加
上
土
生
土
語
主
要

在
有
限
的
環
境
下
才
為
人
所
用
，
如
多
用
作
與
家

人
或
鄰
里
交
談
，
所
以
土
生
土
語
慢
慢
被
視
為
不

正
確
的
葡
語
，
被
社
會
輕
視
。
還
有
，
土
生
土
語
仍
被
保
留

在
婦
女
的
生
活
之
中
使
用
，
據
說
是
因
為
女
性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留
在
家
中
，
不
需
要
與
外
界
溝
通
，
所
以
她
們
仍
然
操
着

土
語
。
正
因
如
此
，
土
生
土
語
又
被
喚
作﹁
女
性
的
語

言﹂
。

網
上
資
料
顯
示
，
目
前
澳
門
大
約
只
有
五
百
多
人
懂
操
土

生
土
語
，
所
以
它
已
被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列
為
極
度
瀕
危

的
語
言
。
澳
門
一
些
有
心
人
為
了
拯
救
這
種
混
合
東
西
文
化

的
語
言
，
分
別
通
過
七
個
不
同
類
型
的
土
生
葡
人
團
體
簽
署

合
作
協
定
，
希
望
能
將
土
生
土
語
申
請
成
為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認
可
的
非
物
質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其
中
一
個
組
織
便
是

澳
門
土
生
土
語
話
劇
團
。
二
零
一
二
年
，
劇
團
申
報
的﹁
土

生
土
語
話
劇﹂
正
式
被
列
入
澳
門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目
的
是
藉
着
演
出
有
趣
生
動
的
土
生
土
語
話
劇
來
保
護
和
推

廣
土
生
土
語
，
從
而
向
更
多
觀
眾
介
紹
他
們
所
珍
視
的
語

言
。我

曾
經
將
劇
團
的
一
段
演
出
片
段
傳
送
給
我
的
葡
萄
牙
裔

朋
友Linda

看
。Linda

是
西
班
牙
語
、
葡
萄
牙
語
和
英
語
的

翻
譯
專
家
，
但
她
看
了
演
出
後
，
表
示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演
員

在
說
什
麼
，
這
便
印
證
了
土
生
土
語
原
來
與
官
方
葡
語
真
的

有
很
大
不
同
的
說
法
。

我
很
欣
賞
劇
團
通
過
戲
劇
拯
救
和
推
廣
這
種
瀕
危
語
言
的

做
法
。
最
近
我
到
澳
門
看
了
他
們
的
一
個
演
出
，
下
星
期
再

談
。

瀕危的語言

打
開
手
機
，
有
時
會
嫌﹁
微
信﹂
有
些

煩
，
大
量
對
方
認
為
好
的
文
、
圖
和
日
常

生
活
傳
來
，
要
點
讚
，
再
篩
選
，
佔
去
太

多
時
間
，
只
有
大
部
分
忽
略
。
一
旦
發
現

好
圖
文
，
則
十
分
雀
躍
。
以
下
是
有
眼

光
、
有
品
味
的
朋
友
發
來
的
好
文
章
。

︽
一
個
保
守
主
義
者
的
自
言
自
語
︾
是
內
地

著
名
藝
術
評
論
家
傅
謹
先
生
的
文
章
，
講
了
多

人
想
說
，
又
說
不
到
點
子
上
的
一
個
困
擾
多
年

的
問
題
。
文
中
寫
道
：﹁
在
我
們
的
戲
劇
界
，

實
際
上
是
整
個
藝
術
界
，
藝
術
家
們
總
是
不
斷

地
、
隨
心
所
欲
地
創
新
，
令
人
眼
花
繚
亂
，
它

像
極
了
我
們
身
邊
不
斷
出
現
的
那
種
拆
了
真
廟

蓋
假
廟
的
鬧
劇
…
…
我
們
一
直
在
被
告
知﹃
藝

術
貴
在
創
新﹄
，
我
們
的
藝
術
家
就
像
一
群
狗

熊
衝
進
玉
米
地
…
…﹂
傅
先
生
用
了
一
句
俗
語

﹁
狗
熊
掰
棒
子﹂
，
解
意
是
隨
掰
隨
扔
，
永
遠

沒
有
收
穫
。
他
寫
道
：﹁
太
多
在
創
新
幌
子
下
的
胡
言
亂

語
…
…
而
一
些
人
將
創
新
視
為
一
種
絕
對
價
值
的
藝
術
觀

念
，
毫
無
原
則
地
鼓
勵﹂
，
我
們
時
常
會
聽
到
對
一
個
作

品
這
樣
的
說
法
：﹁
雖
然
還
比
較
粗
糙
，
不
夠
成
熟
，
但

是
具
有
創
新
意
識
，
有
新
意
，
值
得
鼓
勵
。﹂

傅
謹
又
舉
例
說
：﹁
蓋
叫
天
的
二
公
子
張
二
鵬
先
生
和

乃
父
一
樣
，
也
是
一
位
著
名
的
京
劇
表
演
藝
術
家
。
他
常

說
，
創
新
多
容
易
啊
，
愈
是
身
上
沒
玩
藝
兒
的
人
愈
能
創

新
，
除
了
創
新
啥
都
不
會
，
成
天
創
新
，
喊
戲
劇
改
革
，

我
看
那
該
叫
戲
劇
宰
割
。
我
們
的
舞
台
上
，
時
常
熱
衷
加

插
一
些
與
戲
劇
無
關
的
東
西
，
美
其
名
曰
為﹃
創
新﹄
，

還
有
一
些
不
知
懷
有
什
麼
目
的
的
吹
捧
者
，
見
到
這
些
不

倫
不
類
的
東
西
，
即
大
聲
叫
好
，﹃
啊
，
真
有
新

意
！﹄﹂
傅
先
生
分
析
：﹁
因
為
創
新
無
從
衡
量
，
只
需

要
不
同
於
前
人
，
而
學
習
和
模
仿
，
有
一
座
高
山
在
面

前
，
作
為
衡
量
的
參
照
。﹂
創
新
比
保
守
省
力
得
多
，

﹁
也
許
科
學
需
要
創
新
，
文
化
卻
需
要
保
守﹂
，﹁
接
受

了
二
十
年
崇
尚
創
新
的
藝
術
理
論
教
育
，
見
過
太
多
文
化

垃
圾
，
面
對
躁
動
的
人
們
前
驅
後
趕
留
下
的
滿
目
瘡
痍
，

我
想
對
那
些
過
於
崇
尚
創
新
的
藝
術
和
文
化
理
論
，
潑
上

一
瓢
冷
水
。﹂

傅
謹
先
生
是
中
國
戲
曲
學
院
的
教
授
，
有
學
問
有
修
養

的
一
位
謙
謙
君
子
，
他
聲
音
不
高
，
從
不
高
談
闊
論
，
但

他
的
文
章
和
評
論
在
戲
劇
界
，
尤
其
戲
曲
界
頗
負
盛
名
。

他
說
：﹁
現
在
許
多
戲
曲
評
論
有
註
釋
、
有
關
鍵
詞
，
卻

沒
有
感
情
，
沒
有
自
身
的
感
悟
，
都
是
為
了
職
稱
和
學
位

而
寫
，
寫
出
來
的
東
西
自
然
面
目
可
憎
。﹂
沒
有
好
的
評

論
，
就
沒
有
好
的
戲
劇
。
希
望
傅
先
生
的
忠
告
直
言
，
能

激
起
熱
衷﹁
創
新﹂
者
的
怒
火
，
在
中
國
藝
術
界
來
一
場

論
戰
，
這
不
僅
是
戲
劇
，
包
括
電
影
和
其
他
藝
術
形
式
都

需
要
，
討
論
一
下
目
前
我
們
的
藝
術
最
需
要
的
是
什
麼
，

讓
藝
術
早
日
回
歸
。

這
一
瓢
冷
水
潑
得
痛
快
、
淋
漓
！

保守 創新

經
過
了
兩
年
的
討
論
，
中
國
和
巴
西
合
作
的
兩
洋
鐵

路
，
已
經
有
更
加
成
熟
的
構
想
。
原
來
的
設
計
是
從
巴
西

北
部
的
東
海
岸
，
一
路
鋪
設
高
速
鐵
路
到
秘
魯
首
都
利

馬
，
全
程
五
千
多
公
里
，
這
樣
的
一
個
走
向
，
經
過
亞
馬

遜
河
大
平
原
的
地
區
，
修
建
鐵
路
比
較
容
易
。
現
在
考
慮

到
成
本
和
環
保
的
問
題
，
兩
洋
鐵
路
的
走
線
已
經
作
出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變
化
。

新
的
構
想
是
，
充
分
利
用
現
有
的
巴
西
鐵
路
的
基
礎
，
進
行
更

新
換
代
升
級
，
既
減
少
投
資
，
又
能
把
巴
西
西
部
農
業
省
份
的
大

豆
和
農
產
品
運
到
秘
魯
，
再
向
亞
洲
國
家
出
口
，
當
然
還
有
巴
西

的
鐵
礦
和
牛
肉
。
這
樣
，
鐵
路
的
走
線
就
不
再
由
巴
西
的
北
部
地

區
橫
貫
兩
洋
，
而
是
由
巴
西
最
南
部
的
港
口
城
市
，
面
向
大
西
洋

的
桑
托
斯
港
至
太
平
洋
沿
岸
的
秘
魯
伊
洛
港
，
全
長
三
千
七
百
公

里
，
其
中
新
建
鐵
路
約
佔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工
程
量
，
剩
餘
部
分
為

升
級
和
重
建
。
建
成
後
，
運
力
達
到
每
年
一
千
萬
噸
，
而
運
費
則

是
公
路
運
費
的
一
半
。
這
樣
，
鐵
路
建
造
的
成
本
大
大
降
低
了
，

也
避
開
了
環
保
人
士
的
反
對
。
鐵
路
的
路
線
圖
好
像
一
個
英
文
的

S

形
狀
，
會
由
桑
托
斯
港
向
西
，
到
達
大
坎
普
，
沿
着
巴
西
西
部

與
玻
利
維
亞
接
鄰
，
接
近
盛
產
大
豆
的
省
份
北
上
，
然
後
向
西
轉

一
個
彎
，
到
達
秘
魯
最
南
端
的
港
口
伊
洛
港
。

這
兩
段
鐵
路
的
起
點
馬
托
格
羅
索
州
是
巴
西
最
重
要
的
大
豆
產

區
，
通
過
鐵
路
連
接
的
朗
多
尼
亞
州
靠
近
秘
魯
。
巴
西
農
牧
業
聯

合
會
介
紹
，
兩
洋
鐵
路
完
成
後
，
巴
西
農
產
品
出
口
將
從
南
部
聖

保
羅
港
出
發
，
將
原
來
的
經
大
西
洋
，
改
道
為
通
過
太
平
洋
…
…

抵
達
中
印
等
糧
食
消
費
大
國
。
在
中
方
規
劃
中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兩
段
分
別
是
連
接
馬
托
格
羅
索
州
的
薩
佩
扎
爾
市
︵Sapezal

︶
和

朗
多
尼
亞
州
的
波
多
韋
柳
市
︵Porto

V
elho

︶
的EF-354

鐵
路
，
以
及
連
接

馬
托
格
索
州
的
西
諾
普
市
︵Sinop

︶
和
巴
拉
州
的
巴
拉
伊
泰
圖
巴
市
︵Itait-

uba

︶
的EF-170

鐵
路
。
改
造
的
成
本
約
合
二
十
四
億
美
元
。

不
過
，
這
種S

形
狀
的
走
向
，
引
起
了
玻
利
維
亞
的
焦
急
。
因
為
鐵
路
沒

有
經
過
玻
利
維
亞
，
玻
利
維
亞
提
出
申
訴
。
如
果
鐵
路
通
過
玻
利
維
亞
，
就

是
一
條
直
線
，
將
節
省
更
多
的
成
本
，
兩
洋
鐵
路﹁
走
廊﹂
玻
利
維
亞
部
分

造
價
為
七
十
億
美
元
而
已
，
卻
對
玻
利
維
亞
的
經
濟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但
巴

西
許
多
礦
山
都
在
西
部
的
內
陸
地
區
，
線
路
建
在
巴
西
將
方
便
中
國
進
口
礦

石
，
因
此
有
中
方
戰
略
上
的
考
量
。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出
現
了
爭
奪
兩
洋
鐵
路

經
過
自
己
國
家
的
熱
潮
，
說
明
中
國
高
鐵
大
受
歡
迎
。

作
為
全
球
第
二
大
經
濟
體
，
中
國
的
外
貿
額
約
佔
全
球
貿
易
總
量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
日
益
躍
升
的
中
國
經
濟
同
拉
美
國
家
之
間
的
貿
易
聯
繫
也
愈
來
愈

緊
密
。
近
十
年
來
，
巴
西
、
哥
倫
比
亞
、
智
利
和
秘
魯
等
國
對
華
出
口
增
長

了
十
倍
，
中
國
已
成
為
許
多
拉
美
國
家
產
品
的
主
要
出
口
目
的
地
。
巴
西
的

鐵
礦
、
秘
魯
的
銅
礦
，
及
至
周
邊
國
家
如
阿
根
廷
的
大
豆
等
，
都
大
量
出
口

到
中
國
。

兩洋鐵路改線遭爭搶
古今
談

范 舉

走
進
澳
門G

alaxy

剛
剛
開
張
的
百
老

匯
大
街
之
食
街
，
鴻
哥
︱
米
芝
蓮
星
級

餐
廳
以
潮
州
滷
水
鵝
馳
名
的﹁
阿
鴻
小

食﹂
老
闆
，
跑
出
來
跟
我
打
招
呼
。

雖
然
港
澳
兩
地
如
此
接
近
，
但
始
終
有

一
段
距
離
，
鴻
哥
放
下
香
港
非
常
繁
忙
的
業

務
，
過
大
海
來
百
老
匯
坐
鎮
一
段
時
間
不
容

易
，
成
功
人
士
皆
須
如
此
，
力
不
到
不
為
財
由

此
可
見
。

﹁
度
小
月﹂
是
台
南
起
家
，
馳
名
全
台
灣
再

而
走
向
全
世
界
的
民
間
小
吃
店
，
擔
仔
麵
雖

小
，
名
氣
卻
非
常
大
。
來
到
第
四
代
，
坐
鎮
的

台
南
洪
大
姐
、
台
北
洪
大
哥
也
為
了
澳
門
首
家

分
店
到
此
監
察
一
段
時
間
。

以
上
幾
個
朋
友
，
只
是
百
老
匯
食
街
眾
多
馳

名
地
道
民
間
小
店
的
其
中
兩
個
故
事
，
每
間
店

子
都
有
幾
段
溫
馨
歷
史
，
這
是
街
坊
鄰
里
老
店

特
色
，
一
份
非
物
質
本
錢
。

取
名
食
街
、
美
食
坊
，
匯
聚
不
同
餐
廳
的
模

式
不
少
，
充
斥
大
中
華
區
，
可
惜
不
少
濫
竽
充

數
，
毫
無
特
色
，
假
以
時
日
結
果
一
條
：
淪
落
！

銀
河
百
老
匯
大
街
自
構
思
開
始
，
便
鎖
定
包
括
港
澳
等

地
的
大
中
華
區
、
東
南
亞
民
間
美
食
為
主
調
。
重
點
並
非

租
賃
得
益
，
而
是
不
收
租
。
在
負
責
的
工
作
人
員
方
面
，

各
店
子
只
需
派
出
經
理
人
員
，
主
導
廚
師
監
控
。
付
出
以

上
條
件
，
才
可
邀
請
得
各
地
真
真
正
正
地
道
食
府
首
肯
參

與
。
受
歡
迎
程
度
？
開
張
那
天
自
下
午
五
時
營
業
，
到
晚

上
十
一
時
已
有
超
過
一
萬
人
光
顧
，
家
家
食
店
存
貨
全
賣

光
，
果
然
吃
出
真
本
色
！

澳門百老匯大街 此山
中

鄧達智

日
劇
︽
古
書
堂
事
件
手
帖
︾
第
三
集
，

講
一
個
外
形
和
逃
犯
相
像
的
男
子
，
進
入

古
書
堂
去
賣
一
本
書
，
書
的
後
頁
還
貼
有

一
張
監
獄
的
字
條
，
證
明
是
可
供
犯
人
看

的
個
人
藏
書
。
未
幾
，
賣
書
男
子
的
妻

子
，
也
來
到
古
書
堂
，
說
那
本
書
很
有
紀
念
意

義
，
要
取
回
。
故
事
就
在
這
樣
的
懸
疑
裡
展

開
，
最
後
才
知
道
，
原
來
丈
夫
即
將
完
全
失

明
，
看
不
到
的
書
對
他
而
言
一
點
用
處
也
沒

有
，
所
以
將
家
裡
的
書
全
部
賣
掉
。
當
舊
書
店

來
取
書
時
，
妻
子
看
到
他
們
相
識
時
的
那
本

書
，
便
取
回
，
但
丈
夫
發
覺
，
就
親
自
將
書
帶

到
古
書
堂
去
賣
。

丈
夫
因
為
即
將
完
全
失
明
，
隱
瞞
妻
子
。
真

相
大
白
後
，
以
後
他
雖
然
不
能
看
書
，
但
書
還

是
有
用
的
，
因
為
妻
子
表
示
可
以
每
天
為
他
朗

讀
。所

以
，
書
不
單
止
是
用
來
看
的
，
還
可
以
用

來
閱
讀
。
一
邊
閱
一
邊
讀
，
可
以
讀
給
心
愛
的

人
聽
，
也
可
以
讀
給
自
己
聽
，
就
像
我
們
讀
小

學
和
中
學
時
一
樣
，
大
聲
朗
讀
是
為
了
增
強
記
憶
。
現
在

我
看
唐
詩
宋
詞
時
，
還
都
在
口
中
唸
唸
有
詞
哩
。

其
實
，
那
對
到
古
書
堂
去
賣
書
和
取
回
書
的
夫
妻
，
如

果
不
是
深
愛
着
對
方
，
丈
夫
於
第
二
天
看
到
家
裡
還
有
一

本
書
未
被
妻
子
賣
出
時
，
他
可
以
發
脾
氣
，
把
書
丟
向
妻

子
；
而
妻
子
可
以
在
被
書
丟
中
後
撿
起
書
，
任
由
丈
夫
責

罵
，
一
邊
聽
，
一
邊
用
力
一
頁
頁
地
撕
開
。

所
以
，
書
是
可
以
用
來
擲
人
，
可
以
用
來
撕
破
出
氣

的
。
究
竟
怎
麼
做
才
合
乎
心
理
狀
態
，
就
要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或
者
編
劇
的
創
意
了
。
書
用
來
出
氣
的
方
法
，
在
實
際

環
境
中
出
現
過
的
一
種
，
是
我
多
年
前
聽
倪
匡
說
的
，

說
黃
霑
有
一
天
對
當
時
的
太
太
說
該
晚
一
定
會
早
歸
，
結

果
他
半
夜
兩
三
點
才
回
家
，
解
釋
說
當
時
是
一
天
的
最
早

時
刻
，
不
是
早
歸
又
算
什
麼
？
黃
夫
人
說
，
那
你
進
浴
室

看
看
吧
。
進
了
浴
室
，
那
些
珍
藏
的
古
書
，
全
都
泡
在
浴

缸
的
水
裡
。

書
還
可
以
用
來
做
什
麼
？
當
然
可
以
像
那
丈
夫
一
樣
，

用
來
賣
掉
。
或
者
像
我
從
大
家
搬
小
家
時
那
般
，
用
來
捐

獻
。
或
者
是
如
剛
入
大
學
的
學
生
一
樣
，
捧
着
厚
厚
的
幾

本
，
用
來
炫
耀
。

書用來做什麼？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我們這裡的農村，有很多治病的土方。這些土
方，有些屬中醫的範疇，有些則純粹是神乎其神
的東西，一般人弄不懂。
讀初中、高中時，我的鼻子總是無緣無故流
血。去省級醫院看過一次，沒見好轉。此後的日
子，沒碰着沒傷着的，還是經常莫名其妙地流
血。每次流血前都沒什麼徵兆，而一旦流血又很
難止住。中考前幾天，在一節體育課上，鼻子突
然流血不止。班主任帶我到最近的衛生室治療，
用棉球蘸止血藥塞住鼻孔才止住。流血比較多，
他直接給我父母打了個電話，讓我回家休息幾
天。
那時，為了治療鼻子流血，也嘗試了一些民間
偏方。二叔不知從哪裡聽說鄰鎮一個村莊有人能
治療鼻子出血，就帶我去了。那人看上去不太像
醫生，給我看病時就在他家裡，沒穿隔離衣，也
沒用什麼儀器。簡單問了問情況，他就給我開了
幾服藥。
說是藥，其實也不像藥，就是一些亂糟糟的草
狀東西，還有幾個藕節。將幾把雜草樣的東西放
進小砂鍋裡，倒進半砂鍋水，再用小火熬煮。也
不知是什麼原因，清水在小鍋裡煮沸不久，顏色
就變了樣，黑乎乎的，有些黏稠。
冷卻後，把這樣的藥湯盛入碗中，捏着鼻子大
口大口嚥下去，非常難喝。若不捏鼻子直接喝，
聞到藥湯的氣味，會更難以下嚥。即使捏着鼻
子，喝了幾次心裡也怵了，寧願鼻子流血不止也
不想再喝。我吃過藕，知道藕可以炒着吃，還可
以煮着吃、燒着吃，熬藥的藕節本是藕的一部
分，實在想不到，熬出的汁液會苦澀得讓人受不
了。
那時不懂醫，對那堆亂糟糟的東西很不以為
然，感覺開藥的那人根本不是醫生，就是一個徹
頭徹尾裝模作樣的騙子。理想有很多，怎麼也沒

想到，我會學醫。更沒想到，我會和那個人的職
業扯上關係。
由於鼻子老是出血，母親還給我喝過一種看上

去黏糊糊的黑色膏狀物。那種東西從哪裡弄來
的，我不知道。母親偶爾會用筷子從瓶子裡挑出
一些，兌溫水喝。我以為這又是種什麼難喝的
藥，但真喝時反倒不覺得苦澀。聽說這種膏狀物
叫「益母膏」，味道不重，喝的時候可以加入少
量紅糖，甜滋滋的。不管益母膏是不是藥，也不
管它能不能治療鼻子出血，有紅糖水的誘惑在裡
面，我還是樂意喝的。只是，益母膏好像並不是
易得的東西，母親平常也捨不得喝。
或許是有緣吧，那麼多專業可選，我最終卻學
了醫，還選擇了中西醫結合專業。從去醫學院學
習，到從所學專業畢業，我壓根沒意識到，有朝
一日，我也會變成一個給人抓亂糟糟草狀東西的
人。抓那種草狀東西的人，居然不是騙子，而是
正兒八經的醫生。那種亂糟糟的草狀物，居然真
就是一種藥，中草藥。
學《中醫基礎理論》時，教授給我們講的第一
堂課，就是告訴我們中醫和西醫的區別在哪裡。
教授說，中醫和西醫，各有各的優缺點。他調侃
道：「西醫大夫取笑中醫大夫『頭痛治腳，腳痛
治頭』，中醫大夫則反譏西醫大夫『頭痛治頭，
腳痛治腳』。這都不太客觀。」他告訴我們，對
急危重症病人來說，西醫比中醫好；對慢性病、
疑難病來講，中醫則優於西醫。另外，中醫藥的
副作用，比西醫藥小得多，甚至沒有副作用。
益母膏是個好東西，在我們這兒的農村，時常

還能見到。這兒的益母膏，都是周圍村裡認識中
草藥的人家，根據配方到附近山上一樣樣採集，
然後自己熬煮出來的，價格比家養蜜蜂釀製的蜂
蜜還貴。而熬製益母膏的草藥到底有哪些？哪些
藥在哪些山頭能採到？哪種藥該如何辨識？知道

的人就只有那麼一兩個，還秘而不傳。因為不知
道配方，配製得是否合理，也就難以知曉了。
大家都堅信益母膏是集百草精華熬製而成的，

有很好的補血活血等功效。這一點，我也深信不
疑。可它究竟是哪些草藥熬製出來的呢？查閱過
一些醫學類書籍，也找到過一些看似精準的配
方，但具體到劑量和種類，幾乎又各不相同，我
至今都不敢確定。
看到過一個消息。雲南白藥在美國，曾因列出
的中草藥品種不全、劑量不明而一再被「拒
絕」。這則消息的準確與否毋須深究，但這裡面
確實涉及到一個中醫藥保護的問題。中醫藥的發
展面對着一個既要發揚又得「保護」的難題。
參加工作一年半後，我去醫院的門診部待了幾

個月，門診部主任是一位在當地很有威信的鄉村
醫生。從他那裡，我見到過一本很薄很薄的小冊
子，非常陳舊。冊子的紙張破舊褐黃，邊角磨損
嚴重。看上去，那些薄脆易破的紙
張，就像夾在木板中壓平擠乾的梨
樹葉子，似乎一折即斷。書本不是
鉛字印刷的，應是木板或石板印
刷，很像用細毛筆書寫的。我對那
本書感興趣，是因為他治療鼻炎很
有一套。
門診部主任學歷不高，也沒在鄉

鎮及以上級別的醫院工作過。但卻
不時有人來找他治療鼻炎。周圍村
莊的，本縣其他鄉鎮的，還有外市
外省的。在小村莊行醫，慕名而來
的人卻那麼多，其治療方法一定有
獨到之處。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發現他治療鼻炎的方法，是我從未
在理論學習、實習、工作和進修過
程中遇到過的。

他在一個成人小手指粗的塑料管內，放了一些
「碎草末末」。病人來了，經他診斷為鼻炎的患
者，他都會將一撮碎草末末吹到病人鼻腔內。病
人走時，會帶走一些碎草末末，還有一些他給病
人開的常用藥。
抵不住我的軟磨硬泡，他終於拿出了那本小冊

子。聽他說，小冊子是文化大革命時他的親戚從
北京買回的，僥倖保存了下來。
本想抄抄這本書的，沒抄幾頁就被他以需要修

補為由拿走了。直到我離開門診部，他都沒再帶
給我細讀。翻閱瀏覽時，只記住了個別略顯凌亂
的知識點。依書推測，碎末末應該是絲瓜藤磨成
的。藤條只能取離地三尺（也可能是七尺）以下
的部分，好像還必須得是秋季經霜打過或夏季花
開前的才好。書中又載，豬苦膽和麝香等，也可
以治療各種鼻炎。
據了解，門診部主任的孩子，沒有一位從醫

的，他的醫書留藏着傳給誰？會不會因偶發因素
或遇到不懂得珍惜它的後人而徹底失傳呢？中醫
藥有很多寶貴之處，可有很多很多的寶貴知識，
往往在這種秘不外傳中丟失，實在太可惜！益母
膏的未來，亦令人擔憂！

益母膏的未來

百
家
廊

袁

星

小
女
孩
對
自
己
的
第
一
位

男
友
監
管
甚
嚴
，
旁
人
都
看

不
過
眼
。
她
要
他
在
上
班
時

都
得
隨
時
報
到
，
下
班
後
更

是
要
隨
傳
隨
到
；
不
准
在
自

己
面
前
用
手
機
翻
查
信
息
，
要
全

心
全
意
跟
自
己
在
一
起
。
有
次
替

他
選
了
背
包
，
後
來
知
道
他
媽
媽

買
了
來
送
給
他
，
氣
得
冒
出
煙

來
，
三
個
星
期
對
他
不
理
不
睬
。

她
的
男
友
其
實
是
百
分
百﹁
筍

盤﹂
，
非
常
開
朗
樂
觀
，
轉
頭
便

把
不
愉
快
忘
記
得
一
乾
二
淨
，
但

每
天
跟
她
見
面
都
只
見
到
一
副
冷

面
。
說
她
不
愛
他
嗎
？
非
也
，
她

其
實
十
分
緊
張
，
不
過
總
常
把
自

己
心
中
理
想
的
男
友
跟
她
眼
前
的

愛
人
來
個
照
面
，
介
意
那
一
段
距

離
。另

一
對
剛
好
相
反
。
女
方
是
個

可
人
兒
，
性
情
單
純
，
是
個
虔
誠
基
督
徒
，

同
時
是
個
專
業
律
師
。
她
愛
上
了
思
想
複
雜

的
師
兄
。
這
個
人
脾
氣
古
怪
，
沉
默
寡
言
但

僻
愛
哲
理
，
嫌
女
友
太
過
虔
誠
簡
單
，
又
不

同
意
婚
前
性
愛
。
終
於
結
婚
了
，
新
娘
跟
詩

班
一
起
在
婚
台
上
載
歌
載
舞
，
新
郎
在
台
下

神
情
冷
漠
，
像
要
劃
清
界
線
。
多
奇
異
的
組

合
！
婚
後
到
兒
子
出
生
，
那
男
的
依
舊
不
苟

言
笑
，
對
妻
子
視
若
無
睹
。
對
可
愛
的
兒
子

哩
，
則
偶
然
露
出
笑
臉
，
旁
人
都
奇
怪
妻
子

怎
麼
忍
受
得
起
？

廣
告
裡
，
兩
雙
情
侶
在
迴
轉
壽
司
桌
前
對

坐
。
一
方
男
友
拿
着
手
機
在
打
機
，
任
由
女

友
坐
冷
板
；
另
一
方
呢
，
那
女
的
不
停
高
聲

講
電
話
，
一
直
冷
待
身
旁
的
男
友
。
面
對
面

坐
的
孤
單
男
女
因
自
己
伴
侶
的
過
分
行
為
感

到
尷
尬
，
對
視
而
笑
了
，
眼
神
在
交
換
着
同

情
、
理
解
、
感
喟
、
無
奈
，
就
是
不
敢
冀

盼
。
壽
司
終
於
吃
完
了
，
偶
遇
也
壽
終
正

寢
；
兩
雙
男
女
同
時
埋
單
，
站
起
來
相
繼
離

開
。
走
時
，
彼
此
不
敢
正
望
對
方
，
回
到
自

己
的
怨
偶
身
邊
去
了
。

佳偶怨偶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阿鴻小食」始創人兼大
廚—阿鴻。 作者提供

■益母膏的未來令人擔憂。 網上圖片


